
一只鹰在天际线上盘旋。
大多数时候，我在内地别一

族群的人们中生活与写作。在他
们中间，我是一个深肤色的人。
从这种肤色，人们轻易地就能把
我的出生地，我的族别指认出来。

现在，在机场出口，更多比我
肤色还深的当地同胞手捧哈达迎
了上来。迎客的酒碗面前，姑娘高
亢的敬酒歌陡直而起。面前的三
只小银碗中，青稞酒晶莹剔透，微
微动荡，酒液下的银子，折射光线,
如那歌声与情意，纯净、明亮。我
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同时感
到，身体内部，某处，电闸合上了，
情感的电流缠绕，翻卷，急速流淌，
我端起酒碗的手止不住轻轻颤抖。

从机场到结古镇的路上，一
个深肤色高鼻梁的康巴汉子坐在
了我身边，我的手被有力地握住：

“老师有什么事情就告诉我们，要
见什么朋友也请告诉我们。”

这是个我不认识的人，但分
明又十分熟悉。我们这个民族中
的绝大多数人，仅凭身上那一点
点相同的气息，就能彼此相认相
亲。我说谢谢。其实，我想说的
是，当我面对自己坚韧的族群，我
从来都只感到自己是一个学生，
雄浑广阔的青藏高原，就是给我
一千年时间来学习，也并不以为
能将其精神内核洞穿。

结古镇在藏语中的意思是
“货物集散地”。在一千多年的时
光中，这个古镇处于从甘青入藏
的繁忙驿道上。这条古道有一个
如今成为一个流行词的名字：茶
马古道。也有一条渐渐被忘记的
名字：麝香之路。经过这个镇子
进入的，还有多少求法之人；经过
这个镇子走出的，还有多少渴望
扩张自己视野与世界的人？

前面有着稀疏白杨树夹峙着
河岸的山谷中，一团尘雾升起来，
我知道，结古镇就要到了。真的，
那些尘雾就是从正在重建的结古
镇，从整个变成了一个大工地的
结古镇升起来的。

我们就进入了那团尘烟。高
原的空气那么透明，身在尘烟之中
而尘烟竟消失不见。节节升高中
的建筑上人影错动，旗帜飘扬。未
来的学校，未来的医院，未来的行
政区，未来的商厦，未来的住宅，我
们穿行其间。没有地震废墟，只有
渐渐成形的建筑在生长。

工地的间隙里是板房中的小
店、饭馆。四川汉族人的饭馆、青
海藏族人的饭馆、撒拉人的清真饭
馆；肉店、蔬菜店、电器店、旅馆。
生活还在继续，热气腾腾。不像我
去过的别的灾区，浩劫之后有一种
哭诉的情调。驰名整个藏区的嘉
那石经城在地震中倾圮了，但虔城
的信众们并不以为那些刻在石头
上的六字真言，那些祈祷文，那些
整部整部经卷的功德与法力会因
此而稍有减损，人们依然手持念珠
绕着石经城转圈、祈祷，为自己，为
他人，也为整个世界。

我也因这样的情形而感动。
当然也听到好多生命毁伤，家

破人亡的故事。但人们只是平静
地述说，就像在述说遥远的故事，

就像这些故事不是亲历，而只是听
闻，是转述。讲这些故事的，有失
去了不止一位亲人的人，有失去了
自己刚建成不久的颇具规模酒店
的人，有震中受重伤，身上的一些
关节被替换成合金构件，回到工作
岗位就服务于众人的人。还有，一
位一定要在震后的玉树办起一份
文学杂志的朋友。我没有看见有
人流下过半滴眼泪。反而，我看到
很多的平静与微笑。我喜欢这种
平静中的达观。

高原上难得的温暖季节依然
如期而至，草地碧绿，百花盛开。
我四处走动，看到人们依然按照
习惯，在靠近漫漶流水的草地上
搭起帐篷，外出野餐。当我在附
近的小山上把镜头对准一丛丛点
地梅细密的小花时，从河谷中的
野餐地，有悠远的歌声传来。歌
声从谷地中升上来，达到与我平
齐的高度，稍作盘桓，又继续上
升，上升，升到了比后身侧的岩石
峰顶更高的天上。扶摇而上的
歌，调子与词句我都非常熟悉，但
那一刻，我却因为心头涌起的热
流而泪光闪烁。

一位年轻的活佛，定要请我到
他家里做客。他让我坐在比他高
的座位上，亲手为我沏茶。然后，
打开电脑听他新写的歌。他说，他
要写出一种歌，采用流行的方式，
但不是一般的情爱表达，而是有宗
教感的，要有对于生命和对宗教本
质感悟与思考。也许，他的歌与他
的追求间尚有距离，但我想，催生
他想法的这些因缘，同样也将是我
从这块土地上领受的深厚教益。
能有机会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沉潜
于自己的族群和文化之中，做一个
学生，并不断收获新知识新感受，
是上天对我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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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爽快地说：“没什么憋屈的，
我自己去说。”

拉拉第二天还是找了个机会，自
己当面向李卫东道歉了一次。

李卫东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主动
邀请拉拉一起去吃午饭。

赏罚不分，干活的人伤心
这一天，李卫东忽然在拉拉发给

管理层的邮件中发现了问题，他负责
的一个岗位的分数被改动了，而且是
调低了。这样一来，不仅这个岗位的
工资待遇整个都要降低，而且会影响
到和这个岗位相关联的其他岗位的
得分分布。

李卫东很惊讶，马上找拉拉问究
竟。拉拉大吃一惊，不敢相信会有此
等事情。她马上打开附件一看，还真
是被改过了。拉拉没话说，立刻道歉，
马上改回来。

拉拉被沈乔治的擅自行动弄得
很没面子，等李卫东走了以后，拉拉
才关起门来数落沈乔治。沈乔治知道
给拉拉添乱了，他挺
不好意思，一个劲儿
说自己昏了头。

拉拉正自己给自
己宽心呢，一个叫曹远
征的销售大区经理气
呼呼地吵上门来。原来
曹远征很想要一个应
聘者，杰西卡却把录用
通知书在手上压了半
个月都没有处理，结果
人家以为SH这边没戏
了，就转而接了竞争对
手的OFFER。

拉拉朝站在一边的艾玛看了一
眼，艾玛马上解释说：“我刚在电话里跟
那个应聘者谈了一下，他答应重新考虑
我们的OFFER，明天就给我们答复，我
觉得我们还是有希望要到这个人的。”

曹远征听了这话才消了一些气，
“拉拉，我知道你们HR很忙，可是我
们找一个好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的，
现在对人才的争夺都很激烈，希望下
次能及时出OFFER！”

拉拉连说：“是是是，肯定得这么
办，我一会儿就跟杰西卡谈话，不管
怎么忙，都不应该拖延OFFER。”

拉拉和杰西卡的谈话没有什么
新意，表面上看杰西卡的态度很好，
拉拉说什么她都说“哦，好的”，但她
的逻辑思维仍旧像被蒙了眼推磨的
驴，原地转来转去。

谈到最后，拉拉让杰西卡马上写
一个改进计划。拉拉说了三条要求：
首先，写下需要改进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针对问题制订一个行动计划来
改进；最后，得有个时限。

拉拉说：“杰西卡，我可以再给你
三个月的时间。咱们把这个期限写下

来，是对你的提醒，也是备忘。回头，
你和我一起在计划上签字。然后，我
会抄送给黄国栋备份。”

整个谈话过程，杰西卡一直表现
得乖巧顺从，直到最后拉拉要她写改
进计划，她才有些慌起来。

拉拉知道不能在杰西卡的事情
上继续做鸵鸟了。想到也许不得不动
手炒人，拉拉有些郁闷，谁愿意干这
号事儿呢？可是对杰西卡心软，就等
于对艾玛心狠。赏罚不分的结果就是
让那些真正努力干活的人伤心。

圈子就这么点儿大
王伟的表妹陆宝宝新交了个男

朋友，对方在广州有生意，陆宝宝因
此对广州的热情高了很多，这阵子得
便就往广州跑。

拉拉听王伟说，是母亲陆教授的
一位热心同事，把自家侄儿发给了陆
宝宝当男朋友。

拉拉很好奇，追问那男的是个什
么样儿的人。王伟说：“北京人呗，不过

现在在广州开了家公
司。”拉拉说：“哦，是

‘北京人在广州’。”王
伟说：“人在纽约待了
好些年，回国不久。”拉
拉说：“哦，还做过‘北
京人在纽约’。”

周末两人约陆宝
宝和生意伙伴邱杰克
吃饭。

“康奈尔的博士，
学问上的事儿就不细
说了，我对这方面要
求也不严格，够用就
成！关键是，人长得玉

树临风！”陆宝宝一照面就冲着拉拉
吹上了新男友，她加重语气强调说：

“王伟帅吧？他比王伟还帅！”
陆宝宝为人落落大方不拘小节，

透着一股北派的豪爽大气。
拉拉多少有些心虚，怀疑自己是

妒忌罢了，皆因人家太有范儿了，而
拉拉最恨的就是自己恐怕活到老掉
牙也修不出陆宝宝那样的宽心大气。

“你这么一时尚人儿怎么也做出
相亲这种土掉渣的事儿？就不怕尽是
些别人挑剩的？”王伟在故意气人。

陆宝宝满不在乎，她煞有介事地
说：“外行了吧，这叫返璞归真！啥挑
剩的，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金子。”

“哦，那你跟‘金子’合适吗？”
“特合适！绝配！”
“吹吧你。”
“什么叫吹呀！改天带给你们瞧

一个，保管你俩见了就只有羡慕嫉妒
恨的份！”

拉拉也憋不住乐了。陆宝宝看了
看拉拉，“哟”了一声，关心地问：“拉
拉，怎么搞的？气色不太好
嘛！干吗那么拼命，活儿都
让王伟干！” 5

柳教授说，蒲刃的问题并不是他
的贫寒，而是他的偏执、骄纵、狂妄、
自以为是，这是性格缺陷，我不能把
女儿嫁给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

现在家里出了重大变故，乔乔三
天三夜不吃不睡，她真是束手无策，
没想到蒲刃会第一时间冲到家里来，
静静地守在乔乔身边。于是以前心
中隐隐的抱歉变成了愧对，不知不觉
便说起了陈年旧事。

下课后，蒲刃急忙拿出裤兜里的
手机，七个未接电话。

电话是老人院打来的，蒲刃当即
一惊，拔腿就跑下楼梯，冲出教学楼，
立刻开车奔向老人院。

果然，父亲坐在房间的地板上
哭，一身污垢。老人院的几个看护围
着他又哄又劝，院长也在其中。见到
蒲刃，院长忙道，你可来了，你老爸不
吃不喝，还又哭又闹，说你不要他了，
我们根本劝不住。

父亲仍然坐在地板上，没有起来
的意思，还恶狠狠地盯着蒲刃。

蒲刃自觉理亏，
因为操劳冯渊雷的后
事，他按部就班的生活
被彻底打乱，完全挤不
出时间到老人院来。

蒲刃的母亲已经
故去，父亲患脑萎缩，
智力逐年下降，直到
现在的六岁左右。蒲
刃在老人院给他买了
一 级 一 等 条 件 的 待
遇，所以院长对他的
事都非常在意。

蒲爸曾经是造船
厂的工人，大老粗，一
穷二白。他年轻的时候性格暴躁，只
看心情不讲道理，酗酒。后来老得满
脸千沟万壑、头发花白，仍旧不安
分。在他的智力降到 6岁时，他开始
依赖蒲刃，成为唯一让蒲刃跑警报的
人。

见到蒲刃出现，众人都松了口气。

一天，蒲刃下班回家，照例打开
楼下的信箱，拿了一摞信件上楼。泡
好一杯明前龙井后，他坐在餐桌前处
理信件，大部分是对账单或商品促销
手册。只有一个信封干净别致，打开
后是一封打印的公函，说是由于有重
要物品移交，请在接到信函后速到银
行保险箱租赁部领取钥匙。

谁会干出这么郑重又这么神秘
的事呢？蒲刃凝思片刻，不得而知。
他直奔金融大厦。

顺利拿到钥匙。
保险箱里有一个画框，装在牛皮

纸套里，蒲刃抽出画框，是一幅水墨
斗方，小而精致。画面的风格写意，
是民宅前的一道拱门，门下立着两个
妇人模样的女子，斜上方插着一枝梅
花，地上还散落着几片花瓣。

画的名称叫做《西宅》，并不是什
么名画。

另外还有一个信封，里面有一个
U盘。回到家后，蒲刃把U盘插进电
脑里。打开文件，冯渊雷的图像出现
在他的对面，蒲刃虽不至于大吃一
惊，但也着实不可思议。冯渊雷冲他
挥手道，没错，是我。

我是死了，对吗？他说。
看得出来，图像是在他的办公室

里录制的，因为他坐在办公桌前，身
上还穿着白大褂。他的神情有些凝
重，又有些无奈，或许他想故作轻松，
但表现出来的是少有的郑重其事。

蒲刃，我跟你说，如果我死了，就
一定是被害的。冯渊雷非常冷静地
说道，千万不要相信我死于意外，我
是不可能死于意外的。

他说，叫我死的人是贺武平，这
一点肯定无误。你可以在网上查“松
崎双电”，他的个人资料很全。但是
我没有证据，所以无法报警。我也相
信他会把我的死做得天衣无缝，因为
他有这个能力。想来想去，白死总是

很冤枉的，而贺武平
却逍遥法外，那还有
天理吗？

所以，拜托了。

蒲刃把这段视
频看了数遍，他非常
了解冯渊雷的苦心，
因为若只留下一封
信，他未必会相信，
皆因这种事太过离
奇。同时也只有冯
渊雷知道，若一件事
非蒲刃莫属，激将法
将是不二法门。否

则，以他当时的心情，生命危在旦夕，
该不会说出谁更聪明这种废话。

然而，既然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那么其中原委，必定了然于胸。为什
么一个字都不说呢？唯一的原因是
说不出口。蒲刃也很了解冯渊雷，他
的死穴是爱面子。如果掉进河里，喊
一嗓子就能得救，那他便是不声不响
沉下去的那一位。

留下这段视频，蒲刃知道冯渊雷
的心情十分复杂，也十分矛盾。那就
是，如若蒲刃能够把贺武平送上法
庭，无论发生过什么事都不重要，但
如果蒲刃没办法做到水落石出，他也
宁愿让其中原委随他而去，成为无人
知晓的秘密。

只是有一点冯渊雷很清楚，这件
事他无法拜托任何人。

但他为什么也不告诉乔乔呢？
蒲刃思来想去，叫乔乔来找他岂不是
更稳妥？这一点冯渊雷心知肚明。
这么沉重的托付理应交给枕边人，为
何交给自己的情敌加对手？这又传
达出两个信息，一是乔乔根本
不知道这件事，二是冯渊雷也
不想让乔乔知道这件事。 3

连连 载载

玉树记
阿来

大家小品

《铜壶》
邓 楠

新书架

《铜壶》的故事背景放在了上世纪 60 年
代的北京胡同。饥荒年代，物质匮乏，陆仲祥
在自家小院开了一家小酒铺，理所当然便成
为胡同的中心，故事的重心却是胡同老百姓
的生活。作者淡化了那个年代特殊的政治环
境，更多地着眼于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是
北京旧城区犄角旮旯的事儿，是北京四合院
里的人生百态：开杂货铺的老陆老实厚道，富
于正义感和同情心，同时又有着商人的小狡
猾。他是这个小四合院的核心人物，他会在
酒里兑水，做得很自然，甚至没有愧疚；他也
不忘对生活窘困的邻里拉一把。这些事老陆
做起来都是水到渠成，没有任何刻意。

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很多，情节也不算复
杂，甚至作者有意淡化了故事的政治背景，但
是从小说的字里行间里、从小人物的平凡生
活里，我们可以感性地了解一段历史。

上海船厂 钱延康

村名与人名
朱永忠

郑邑旧事

村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每个村名都有它的由来及演变过程，都隐
藏着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是一张张对历史记忆
的名片。那些村名五花八门的由来和演变，不
啻是一部活生生的乡土历史教材，带着不同历
史时期的烙印，展示着我中原地区纯朴古老的
风俗民情。

马良寨 位于郑州市中原区西部，中原西
路南侧，南邻郑州市植物园、西邻郑州花卉博览
园，是中原区西流湖街道管辖的一个自然村。
相传，元末时期，此地住着一户姓马的人家，其
子马良投奔朱元璋打天下。此人身高力大，武
艺超群，打起仗来十分勇猛，屡建战功，深受明
太祖朱元璋的器重，从士兵升迁为大将军。朱
元璋一统天下后，对跟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们怀
有疑心，想借机将他们一个个除掉。马良为人
忠厚，敢直言谏君，朱元璋早对马良反感。一日
早朝，奸臣诬陷马良有不臣之心，朱元璋心知肚
明马良是个忠臣良将，但他还是听信谗言借此
机会将马良斩首，临刑前，马良大声疾呼冤枉，
痛骂奸臣嫉妒陷害，声音高亢如同炸雷，震得四
周房瓦飞舞、尘土飞扬，英勇就义。其女为父鸣
冤上告御状，陈诉其父马良军功及冤情，恸情感
动朝野，文武百官纷纷上表奏章，为马良鸣冤。
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降旨为马良平反昭雪，封
赐“金顶玉葬”。他的子孙后代为纪念其先祖马
良忠烈，定村名为马良寨，一直沿用迄今。

陈伍寨 位于市区西北部、西环路两侧。
原陈伍寨分南门、北门、东门。新中国建立后，
由于行政区划原因，陈伍寨南门、北门归属中原
区中原乡，东门（阴家门）归属中原区须水镇，故
将陈伍寨分成南、北、东陈伍寨3个自然村。

据当地有文化的老年人叙述，陈伍寨原名
叫小朱庄，在小朱庄前叫玉泉村。在清咸丰初
年（公元1853年）“长矛反”（太平天国运动）时，
庄里有一个叫陈伍的人率领当地 13个村庄的
群众，在贾鲁河东岸修筑土寨，四周濒水，西北
角开一个寨门，以备兵荒马乱时，周围村庄群众
来此躲避。相传陈伍会魔术，当群众在寨内避
难时，陈伍用魔术往寨内运粮，用魔术退兵，陈
伍被群众推选为寨主。据传，陈伍叫土匪张大
鳖抓住杀害了。当地群众为纪念他，便把此土
寨叫陈伍寨。与土寨毗邻相依的小朱庄沿用寨
名。土寨面积约 20多亩，寨内有奶奶庙，寨外
有土地庙、火神庙。清末民初，由于兵连祸结和
自然原因，高大的寨墙和寨内建筑物历尽沧桑，
全部被毁弃。现遗址被西流湖管理处辟为花
圃。

孙中山与航海
夏 吟

文史杂谈

1895年，孙中山因清王朝一千两花银的重
赏缉拿，被迫侨居海外。从此与航海结下了不
解之缘。

孙中山的活动舞台是整个世界，南洋群
岛、欧美大陆，到处都有他的足迹；檀香山、
东京、横滨、芝加哥、纽约、伦敦、巴黎、布鲁
塞尔……到处都有他的讲坛。孙先生在海外
殚精竭虑地筹募革命经费，组织革命团体，宣讲
民主主义思想。

辛亥革命成功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哥
罗拉多州进行着紧张的筹募革命经费的活动。
归国后，他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可仅仅几个月
的时间，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便篡窃了
大总统职位。接着孙中山又发动了武装讨袁的

“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被袁世
凯下令通缉，孙先生被迫再次奔走日本，直到
1916 年袁世凯死后，他才开始在国内定居，并
继续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努力。但
由于当时国内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他仍然不得
不多次乘海船往返于上海、广州等地之间。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始终伴随着颠簸的海
轮。有人做过粗略的统计：孙先生一生四次横
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
七次到檀香山，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国，七次
到越南，八次到新加坡，十余次到日本……总共
航海约20万公里，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
义革命家，也是一位历经沧海的航海家。

颍阳牛舌头锅盔
王银贵

知味

相传古时候在伏牛山上有一
头修炼成精的大青牛，自恃法术，
经常下山祸害百姓，不但肆意糟蹋
庄稼，还变成为俊朗男子，在山间
小道对过路女子非礼。八仙之一
吕洞宾为了给民除害，变成一个美
女下凡来与青牛精相爱，并借与其
亲热接吻之机一口咬掉了青牛精
的舌头，青牛精疼痛难忍，顿现原
形，被吕洞宾收服而去。从此，当
地百姓安居乐业。人们为了表达
对青牛精的愤恨，也为了纪念吕洞
宾除害有功，就炕制出了这种型似
牛舌头的特色食品。

牛舌头锅盔，采用优质小麦

细粉制作而成。其制作方法为：
先将面粉用温水搅拌，再在木案
板上揉成面团，加入适量酵母，再
揉匀后放入盆里发酵，待面埫好
后，再次放到案板上进行揉和，逐
渐揉成长糕，等量切成小剂，再一
次揉和，擀成长片，在片上抹油撒
料（盐、花椒面等调料品）再卷成
半成品馍胚待用。

炕制锅盔的灶具为土灶撇口
大铁锅，烧灶一般用煤炭做燃料，
炕制时在大锅底放些许水，把先

前卷好的馍胚均匀排放在锅内斜
面上，锅加木盖，锅下生炭火，灶
边有木制风箱，以控制火候，以文
火为佳。锅下火烧，锅内水蒸，约
10分钟后即成。两种不同的烹饪
方法，使锅盔两面出现两种不同
的效果。贴锅面的一面炕出焦黄
色，上面的一面蒸出雪白色。炕
成出锅的锅盔，约半尺长，一头
厚，一头薄，一头大，一头小，一面
焦黄酥脆，一面细白筋软，以其味
香诱人，回味悠长而闻名四乡。

（上）

从西宁起飞往玉树，刚在座位上打了个盹，飞机着陆时猛一颠簸，我醒来，就听广
播里说：玉树到了。

一出机舱门，就是晃得人睁不开眼的阳光。几朵洁白得无以复加的云团停在天
边，形状奇异。云后的天空比最渊阔的海还幽深蔚蓝。几列浑圆青碧的山脉逶迤着
走向辽远。这就是高旷辽远的青藏。走遍世界，都是我最感亲切与熟稔的乡野。

颍阳锅盔又叫牛舌头锅盔，因
原产自登封颍阳而得名，是和芝麻
盖烧饼齐名的登封地方特色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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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高歌 王景周


